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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城
嫂
﹂
之
稱
的
名
模
熊
黛
林
︵L

ynn

︶
和
郭
富
城
由
○
六

年
開
始
，
拍
拖
六
年
來
一
直
未
獲
男
友
公
開
承
認
，
前
陣
子
卻
有

消
息
爆
出
兩
人
將
於
六
月
結
婚
，
當
時
熊
黛
林
表
明
要
光
明
正
大

結
婚
，
還
大
談
男
友
。
不
過
，
一
份
情
人
節
禮
物
則
令
他
們
關
係

急
轉
直
下
。

今
年
情
人
節
，
熊
黛
林
洩
口
風
暗
示
收
到
可
以
日
日
佩
戴
的
禮
物
，

傳
媒
想
當
然
是
郭
富
城
贈
女
友
鑽
石
吊
墜
，
卻
遭
城
城
強
烈
否
認
。
兩

天
後
熊
黛
林
委
屈
透
露
被
責
經
常
提
及
戀
情
，
忽
然
和
城
城
劃
清
界

線
，
將
兩
人
關
係
降
為
﹁
朋
友
﹂
級
，
又
賭
氣
祝
福
城
城
早
日
找
到
女

友
結
婚
，
似
乎
與
郭
富
城
戀
情
有
變
，
對
此
熊
黛
林
不
肯
回
應
。

其
實
傳
媒
和
圈
中
人
都
知
道
郭
富
城
身
邊
有
人
甚
反
對
他
們
兩
人
交

往
，
原
因
是
當
時
熊
黛
林
剛
來
香
港
發
展
，
恐
防
她
是
借
與
郭
富
城
鬧

緋
聞
上
位
，
谷
知
名
度
，
作
為
巨
星
的
朋
友
，
當
然
處
處
要
為
巨
星

想
，
不
想
他
被
人
利
用
及
感
情
受
到
傷
害
，
故
極
力
勸
阻
郭
富
城
戀
熊

黛
林
，
但
郭
富
城
就
是
鍾
情
熊
黛
林
，
不
理
身
邊
人
的
話
，
但
為
免
令

雙
方
尷
尬
，
故
一
直
將
戀
情
地
下
化
，
兩
人
剛
開
始
時
，
郭
富
城
每
被

問
到
與
熊
黛
林
戀
情
時
，
他
例
必
否
認
。
待
戀
情
較
為
穩
定
時
，
郭
富

城
才
肯
隱
晦
地
回
應
戀
情
，
但
他
從
未
承
認
過
熊
黛
林
女
友
的
地
位
。

的
而
且
確
，
與
郭
富
城
的
緋
聞
令
熊
黛
林
獲
益
，
迅
速
在
芸
芸
美
模

中
彈
出
，
在
﹁
模
界
﹂
站
穩
陣
腳
，
出
騷
價
亦
隨

她
暴
升
的
人
氣
不

斷
上
漲
，
因
為
不
論
她
出
席
任
何
活
動
，
定
必
被
追
問
與
郭
富
城
戀
情

發
展
，
她
雖
不
提
郭
富
城
的
名
字
，
但
表
現
合
作
，
一
一
回
答
所
有
關

於
緋
聞
的
提
問
。

在
香
港
發
展
六
年
期
間
，
日
久
見
真
章
，
熊
黛
林
表
現
良
好
，
時
間
證
明
她
，

除
出
騷
外
，
不
會
夜
蒲
，
不
貪
玩
，
又
不
亂
搞
男
女
關
係
，
形
象
健
康
，
她
的
唯

一
緋
聞
男
友
就
是
郭
富
城
，
她
帶
寵
物
狗
仔
夜
訪
城
城
家
，
大
家
覺
得
是
熱
戀
表

現
，
沒
有
負
面
效
果
，
外
界
由
不
認
識
她
到
現
在
對
她
留
下
好
印
象
。

傳
出
她
與
郭
富
城
分
手
，
外
界
反
應
出
現
異
象
，
不
少
人
都
站
在
熊
黛
林
一

邊
，
認
為
是
好
事
，
因
為
覺
得
熊
黛
林
已
將
六
年
青
春
給
了
城
城
，
以
她
的
條

件
，
定
有
不
少
追
求
者
，
但
她
表
現
專
一
，
循
規
蹈
矩
，
城
城
竟
連
女
友
的
名
份

也
不
給
她
，
太
過
不
近
人
情
，
尤
其
城
城
已
過
了
結
婚
年
齡
，
仍
對
戀
情
閃
縮
，

大
家
覺
得
沒
必
要
，
故
認
為
他
與
熊
黛
林
分
手
是
放
生
熊
黛
林
。

城
城
如
果
並
非
與
熊
黛
林
分
手
，
他
適
宜
公
開
戀
情
，
否
則
可
能
會
引
起
反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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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曉
鏵

郭富城熊黛林分手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庭
園
裡
左
右
兩
株
梧
桐
，
莊
嚴
地
、
宏
偉
地
並
立

，
牠
頂
端
殘
餘
的
枯
葉
，
已
如
鳳
毛
麟
角
地
不
容

易
找
到
了
，
但
腳
下
卻
滿
地
枕
藉

，
有
幾
張
牠
好

像
表
示
技
藝
特
別
高
明
些
，
遠
遠
地
落
到
階
上
來
，

一
陣
嚴
冷
的
蕭
風
吹
過
，
幾
枝
禿
根
就
搖
搖
擺
擺
地

動
盪
起
來
，
並
且
發
出
吱
吱
的
一
種
聲
音
，
像
失
戀
後
所

感
到
的
孤
寂
與
悲
哀
一
般

。—
—

︵
祝
均
：
︽
紅
菊
︾︶

中
國
古
今
的
騷
人
墨
客
，
對
梧
桐
情
有
獨
鍾
，
而
且
把

它
性
格
化
，
彷
彿
它
已
融
入
中
國
人
的
生
活
，
諳
懂
人
情

世
故
、
喜
怒
哀
樂
。

讀
以
上
援
引
自
祝
均
的
︽
紅
菊
︾，
不
禁
啞
然
失
笑
，

原
來
梧
桐
在
文
人
的
筆
下
，
也
有
失
戀
和
悲
哀
的
蒼
涼
。

梧
桐
的
中
國
名
，
也
很
有
詩
情
畫
意
。

國
人
往
往
喜
歡
稱
它
為
青
桐
、
碧
梧
、
青
玉
、
庭
梧
。

玉
的
溫
潤
和
澄
碧
，
筆
幻
成
梧
桐
的
栩
栩
性
情
了
！

梧
桐
最
早
見
於
秦
文
獻
︽
詩
經
︾，
︽
大
雅
．
生
民
之
什
．
卷
阿
︾

有
﹁
鳳
凰
鳴
矣
，
於
彼
高
崗
。
梧
桐
生
矣
，
於
彼
朝
陽
﹂
之
句
，
成

為
梧
桐
引
鳳
凰
傳
說
的
最
早
來
歷
。

迄
到
夏
末
周
初
，
梧
桐
已
愈
來
愈
受
國
人
的
青
睞
了
。

此
後
的
︽
尚
書
︾、
︽
莊
子
︾、
︽
呂
氏
春
秋
︾
等
先
秦
文
獻
均
提

及
梧
桐
樹
。
春
秋
吳
王
夫
差
建
梧
桐
園
，
於
園
中
植
梧
桐
樹
。
梁
任

防
︽
述
異
記
︾
載
：
﹁
梧
桐
園
在
吳
宮
，
本
吳
王
夫
差
舊
園
也
，
一

名
琴
川
。
﹂

梧
桐
早
年
為
帝
園
王
府
庭
院
的
園
木
，
身
價
暴
漲
。

梧
桐
高
大
挺
拔
，
為
樹
木
中
之
佼
佼
者
。
自
古
就
集
寵
愛
於
一

身
。
故
人
常
把
梧
桐
和
鳳
凰
聯
繫
在
一
起
。
鳳
凰
是
鳥
中
之
王
，
而

鳳
凰
最
愛
棲
在
梧
桐
之
上
，
可
見
梧
桐
是
多
麼
地
尊
貴
啊
！

莊
子
在
︽
秋
水
︾
中
也
說
：
﹁
夫
鵷
鶵
發
於
南
海
，
而
飛
於
北

海
，
非
梧
桐
不
止
。
﹂
鵷
鶵
是
古
書
上
說
的
鳳
凰
一
類
的
鳥
。
牠
生

在
南
海
，
而
要
飛
到
北
海
，
只
有
梧
桐
才
是
牠
的
棲
身
之
處
。
這
裡

的
梧
桐
也
是
高
潔
的
象
徵
。
因
此
，
古
代
有
﹁
栽
桐
引
鳳
﹂
之
說
。

話
說
大
規
模
種
植
梧
桐
樹
則
是
前
秦
王
符
堅
。
︽
晉
書
．
符
堅
載

記
︾
云
：
﹁
堅
以
鳳
凰
非
梧
桐
不
棲
，
非
竹
實
不
食
，
乃
植
桐
竹
數

十
萬
株
於
阿
房
城
以
待
之
。
﹂

北
魏
賈
思
勰
︽
齊
民
要
術
︾
對
種
植
梧
桐
有
這
樣
的
敘
述
：
﹁
明

年
三
月
中
，
移
植
於
廳
齋
之
前
，
華
淨
妍
雅
，
極
為
可
愛
﹂。

明
人
陳
繼
儒
在
︽
小
窗
幽
記
︾
中
更
勾
繪
出
庭
園
梧
桐
的
好
處
：

﹁
凡
靜
室
，
前
栽
碧
梧
，
後
栽
翠
竹
。
前
檐
放
步
，
北
用
暗
窗
，
春

冬
閒
之
，
以
避
風
雨
，
夏
秋
可
以
開
通

爽
。
然
碧
梧
之
趣
，
春
冬

落
葉
，
以
舒
負
暄
融
和
之
樂
；
夏
秋
交
萌
，
以
蔽
炎
爍
蒸
烈
之

威
。
﹂

梧
桐
能
知
秋
，
有
詩
為
證
：
﹁
梧
桐
一
葉
落
，
天
下
皆
知
秋
。
﹂

說
起
中
國
梧
桐
，
古
書
更
把
它
神
化
了
，
說
中
國
梧
桐
能
﹁
知

閏
﹂、
﹁
知
秋
﹂。
文
章
說
梧
桐
每
條
枝
上
，
平
年
生
十
二
葉
，
一
邊

有
六
葉
，
而
在
閏
年
則
生
十
三
葉
。
不
知
這
是
神
來
之
筆
，
還
是
巧

合
。個

人
最
喜
歡
的
是
虞
世
南
借
梧
桐
況
喻
品
格
高
潔
的
小
詩
：
﹁
垂

柳
飲
清
露
，
流
響
出
疏
桐
。
居
高
聲
自
遠
，
非
是
曹
秋
風
。
﹂

大
自
然
中
的
中
國
梧
桐
實
用
價
值
也
很
大
，
樹
身
很
像
白
楊
樹
，

直
挺
挺
的
，
可
用
於
製
作
古
箏
琴
身
。
葉
片
呈
三
角
星
狀
，
樹
幹
一

般
不
粗
。
秋
天
裡
，
葉
子
變
成
淡
黃
色
，
很
夠
詩
意
。
果
實
是
球
狀

的
實
心
果
，
直
徑
約
四
至
五
毫
米
，
有
一
層
薄
薄
的
殼
，
可
生
吃
，

也
可
炒
來
吃
，
只
有
豌
豆
那
麼
大
，
跟
豌
豆
的
味
道
也
差
不
多
，
吃

非
常
香
，
時
令
季
節
時
可
採
摘
。
　
　
　

︵
下
︶

人文梧桐
彥　火

琴台
客聚

本
文
見
報
之
時
是
二
月
底
了
，
三
月
即

臨
，
此
是
春
暖
花
開
的
季
節
，
小
時
在
廣

州
喜
唱
﹁
淡
淡
的
三
月
天
，
杜
鵑
花
開
在

山
坡
上
，
杜
鵑
花
開
在
小
河
旁⋯

⋯

﹂，

而
廣
州
雖
然
有
﹁
花
城
﹂
別
號
，
卻
少
見

杜
鵑
。
在
穗
市
。
小
時
最
多
見
的
是
木
棉
，
一

屆
三
月
便
紅
爆
枝
頭
了
。
後
來
移
居
香
港
，
才

發
覺
香
港
滿
山
遍
野
皆
杜
鵑
，
市
區
之
環
頭
環

尾
小
公
園
路
邊
花
圃
等
多
長
滿
杜
鵑
，
現
稱
禮

賓
府
之
﹁
港
督
府
﹂
以
前
都
有
個
周
末
開
放
給

市
民
自
由
入
內
賞
杜
鵑
花
，
後
來
又
知
香
港
邵

氏
公
司
有
個
著
名
影
星
名
叫
杜
娟
，
青
春
廿
幾

歲
便
早
逝
了
。

年
齡
稍
長
有
了
些
經
濟
能
力
，
便
識
得
三
月

往
日
本
行
。
日
本
三
月
開
始
便
是
他
們
國
花
櫻

花
之
花
季
，
由
南
至
北
順
他
們
島
國
三
島
之
縱

勢
順
展
而
開
，
連
綿
近
兩
個
月
之
久
。
由
九
州

最
南
之
鹿
兒
島
起
，
夏
日
薰
風
一
至
便
有
櫻
花

綻
放
，
九
州
賞
櫻
佳
處
為
鹿
兒
島
旁
之
火
山
櫻

島
及
九
州
中
部
、
面
臨
中
國
東
海
之
熊
本
市
。

賞
完
九
州
之
櫻
，
沿
瀨
戶
內
海
走
入
本
州
，
本

州
南
部
櫻
花
三
月
中
開
始
盛
放
，
南
部
賞
櫻
勝

地
是
廣
島
之
鄰
的
尾
道
市
，
尾
道
有
著
名
千
光

寺
山
，
是
全
國
聞
名
之
櫻
花
山
，
也
是
最
多
詩

人
墨
客
題
詩
題
俳
句
或
許
願
箋
掛
在
櫻
花
樹
的

地
方
。
千
光
寺
賞
櫻
過
後
，
三
月
底
四
月
初
看

櫻
當
然
是
京
都
市
了
，
京
都
之
櫻
世
界
聞
名
，

台
灣
和
美
國
華
盛
頓
之
櫻
花
繁
茂
都
是
由
京
都

移
植
過
去
的
八
重
櫻
。
賞
完
京
都
名
櫻
也
有
人

沿
新
幹
線
北
上
到
青
森
縣
十
和
田
，
這
一
批
是

遲
到
五
月
才
櫻
花
瓣
落
的
﹁
遲
櫻
﹂，
然
後
五
月

中
下
旬
北
海
道
仍
有
些
﹁
殘
櫻
﹂，
不
過
此
時
北

海
道
富
良
野
之
薰
衣
草
已
盛
放
，
賞
花
人
變
了

賞
草
不
賞
花
，
櫻
花
季
節
如
此
就
完
成
一
年
之

花
季
使
命
了
。

如
今
還
有
如
此
﹁
神
心
﹂
的
賞
花
人
嗎
？
筆
者

舊
時
航
海
以
日
本
為
泊
船
要
點
，
全
年
南
北
各
港

市
停
泊
，
基
本
上
南
北
之
櫻
皆
已
看
遍
，
如
今
再

無
此
閒
情
逸
致
了
，
後
一
輩
的
新
生
代
年
輕
男
女

朋
友
還
有
人
如
此
傻
氣
的
去
追
花
季
嗎
？

追花季
阿　杜

杜亦
有道

今
年
的
三
月
五
日
便
是
二
十
四
節

氣
中
的
﹁
驚
蟄
﹂，
對
香
港
的
朋
友
來

說
，
相
信
隨
即
便
會
想
起
﹁
打
小
人
﹂

這
傳
統
習
俗
。
按
我
的
記
憶
所
及
，

應
該
已
早
在
這
份
報
章
的
專
欄
內
分

享
過
幾
年
前
學
生
在
未
徵
我
同
意
之
下
，

主
動
替
我
打
小
人
的
故
事
，
所
以
在
此
不

重
提
了
，
只
分
享
個
人
對
這
習
俗
的
看

法
：
花
幾
十
元
買
個
開
心
，
無
妨
！

不
過
，
對
於
今
年
的
驚
蟄
，
我
卻
有

一
份
過
去
從
未
有
過
的
期
望
，
就
是
希
望

當
日
不
要
颳
風
，
最
好
更
是
天
氣
和
暖
，

皆
因
中
國
一
直
流
傳

﹁
驚
蟄
颳
風
，
從

頭
另
過
冬
﹂
的
說
法
。
﹁
颳
﹂
的
意
思
，

就
是
﹁
吹
起
﹂，
所
以
整
句
話
就
是
說
若
驚

蟄
那
天
颳
風
，
代
表
寒
冷
的
天
氣
將
會
隨

之
而
延
長
。

對
我
來
說
，
寒
冷
天
氣
當
然
不
成
問

題
，
不
過
，
這
兩
年
漫
長
的
寒
冷
天
氣
，
已
分
別
奪

走
了
我
與
朋
友
身
邊
幾
位
長
輩
及
至
親
的
性
命
，
一

想
到
老
人
家
要
在
低
溫
中
受
苦
，
已
令
人
感
到
非
常

於
心
不
忍
。

天
命
當
然
明
白
，
這
或
多
或
少
與
我
的
人
生
走
到

﹁
百
事
哀
﹂
的
中
年
階
段
有
關
，
何
況
在
佛
道
兩
家
的

立
場
來
說
，
生
命
於
這
處
終
結
了
，
不
過
是
在
別
處

再
開
始
，
絕
不
宜
為
此
而
過
度
悲
哀
，
何
況
終
結
有

時
甚
至
要
比
苟
延
殘
喘
優
勝—

—

末
期
疾
病
的
折

磨
，
與
地
獄
又
有
何
分
別
？
而
且
這
更
會
對
投
胎
構

成
影
響
，
誰
不
希
望
親
人
在
來
生
有
個
好
歸
宿
呢
？

不
過
這
些
道
理
我
雖
然
明
白
，
但
當
前
幾
天
朋
友

打
來
通
報
他
父
親
的
死
訊
之
時
，
聽

那
泣
不
成
聲

的
語
句
，
我
卻
什
麼
也
說
不
出
口
。
也
許
，
對
朋
友

說
，
這
刻
最
需
要
的
，
是
相
伴
及
一
個
可
讓
他
埋
頭

痛
哭
的
肩
膊
，
大
道
理
還
是
留
待
日
後
再
分
享
吧
！

忘記大道理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在
台
灣
讀
大
學
的
時

代
，
兩
岸
還
在
敵
對
狀

態
，
所
以
稱
北
京
為
北

平
，
叫
京
劇
為
平
劇
。

那
個
時
候
，
室
友
的
中

文
系
同
窗
說
，
看
平
劇
可

以
增
加
對
歷
史
的
認
識
，

所
以
就
跟

去
看
，
一
看

就
喜
歡
上
了
。

這
幾
年
在
香
港
，
每
年

都
有
京
劇
演
出
，
都
不
會

錯
過
。
今
年
的
香
港
藝
術

節
，
一
連
三
天
演
出
一
代

宗
師
馬
連
良
紀
念
系
列
，

第
三
天
的
︽
十
老
安
劉
︾，

更
是
他
一
九
四
二
年
首
演

時
的
藝
術
巔
峰
之
作
，
是

馬
連
良
本
人
的
創
編
，
所

以
老
生
唱
工
特
多
，
是
讓

人
聽
出
耳
油
的
作
品
。

和
內
人
一
起
欣
賞
時
，
內
人
被
戲
中

人
物
吸
引
，
一
直
追
問
呂
后
自
焚
而
死

之
後
，
是
劉
章
登
上
帝
位
還
是
劉
長
做

了
皇
帝
。
我
對
劉
邦
之
後
的
漢
朝
歷
史

所
知
甚
少
，
特
別
是
呂
后
的
故
事
從
未

讀
過
，
便
對
內
人
說
，
憑
劇
中
人
的
造

型
，
應
該
可
以
得
知
，
因
為
戲
中
的
劉

長
，
是
個
花
臉
，
而
劉
章
是
個
小
生
，

花
臉
嘛
，
自
然
是
做
不
了
皇
帝
的
。

內
人
在
散
場
後
還
在
追
問
，
於
是
不

得
不
翻
書
查
看
。
結
果
發
現
，
既
不
是

劉
長
，
也
不
是
劉
章
。
而
且
呂
后
也
不

是
如
劇
中
所
述
的
自
焚
。
歷
史
上
的
記

載
，
完
全
不
是
那
麼
一
回
事
。

於
是
我
明
白
，
戲
曲
就
是
戲
曲
，
不

一
定
忠
於
史
實
。
不
過
看
就
京
劇
除
了

獲
得
娛
樂
的
滿
足
感
之
外
，
還
真
能
增

加
對
歷
史
的
認
識
。
因
為
只
要
對
京
劇

的
內
容
有
疑
問
，
而
又
去
查
書
的
話
，

不
就
對
真
實
歷
史
和
編
劇
的
劇
情
完
全

弄
清
其
間
不
同
了
嗎
？
而
且
如
果
因
而

對
歷
史
產
生
興
趣
的
話
，
收
穫
就
更
多

了
。 看京劇

興　國

隨想
國

今
年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的
日
本
焦
點
導
演

之
一
是
川
島
雄
三
，
他
於
海
外
較
少
人
認

識
，
知
名
度
遠
遠
不
及
其
他
同
輩
中
人
。
出

生
於
日
本
苦
寒
之
地
，
下
北
半
島
的
川
島
雄

三
，
母
親
及
兩
名
姊
姊
一
早
身
亡
，
從
小
已

被
死
亡
陰
影
纏
繞
的
他
︵
下
北
半
島
的
恐
山
是
日

本
著
名
的
靈
場
︶，
於
剛
成
為
導
演
後
，
亦
患
上
筋

肉
萎
縮
症
，
造
就
出
他
對
人
生
放
浪
不
羈
的
選
取

態
度
。
他
與
﹁
戰
後
無
賴
派
﹂
作
家
織
田
作
之
助

交
情
甚
深
，
對
方
離
世
後
甚
受
打
擊
。

裡
外
不
是
人
，
生
活
在
夾
縫
之
間
，
從
來
都
是

他
的
人
生
體
會
。
五
二
年
的
︽
豬
扒
大
將
︾
是
川

島
雄
三
松
竹
大
船
時
代
的
早
期
作
，
近
年
時
常
被

提
出
要
作
重
新
評
價
。
原
著
小
說
出
自
︽
姿
三
四

郎
︾
作
者
富
田
常
雄
手
筆
，
是
一
本
富
社
會
派
風

味
的
作
品
。
講
述
關
西
財
界
的
大
人
物
兒
子
勇

作
，
自
求
我
道
離
家
出
走
，
選
擇
在
大
雜
院
的
貧

民
區
生
活
，
為
小
市
民
提
供
免
費
的
醫
療
服
務
，

因
喜
歡
吃
豬
扒
故
被
坊
眾
喚
為
﹁
豬
扒
大
將
﹂。
為

了
阻
止
大
岩
律
師
清
拆
大
雜
院
的
陰
謀
，
他
更
號

召
大
家
組
織
反
對
運
動
。
不
過
勇
作
父
親
參
與
選

舉
活
動
，
於
是
他
被
人
中
傷
利
用
鄉
里
居
民
，
因

而
被
孤
立
。
川
島
自
言
原
來
為
肥
皂
劇
風
格
的
作

品
，
完
成
後
卻
變
成
眼
前
面
貌
，
暗
地
裡
正
好
有

為
自
己
身
處
的
位
置
發
聲
的
期
盼
。
在
娛
樂
電
影

中
借
片
言
志
，
是
有
心
人
的
信
守
堅
持
。

不
過
現
實
中
的
波
瀾
起
伏
自
然
較
人
生
更
複

雜
，
︽
昨
日
與
明
日
之
間
︾︵
五
四
︶
是
川
島
雄
三
於
松
竹
時
期

的
最
後
作
品
，
自
此
之
後
便
轉
籍
至
日
活
再
創
新
天
地
。
電
影

穿
插
了
行
內
笑
話
以
訴
衷
情
：
白
戶
的
航
空
公
司
本
來
打
算
在

多
摩
川
建
機
場
，
但
最
後
落
空
而
回
，
原
因
是
﹁
被
電
影
公
司

快
一
步
買
下
來
作
攝
影
廠
﹂，
不
少
人
認
為
此
乃
川
島
即
將
轉
籍

日
活
的
戲
中
自
白
。

到
了
︽
洲
崎
樂
園—

—

赤
信
號
︾︵
五
六
︶，
導
演
來
得
更
口

沒
遮
攔
。
雖
然
︽
幕
末
太
陽
傳
︾︵
五
七
︶
被
公
認
為
川
島
雄
三

的
代
表
作
，
但
有
趣
的
是
導
演
自
言
這
才
是
他
最
喜
歡
的
作

品
。
電
影
以
東
京
洲
崎
的
風
月
區
為
背
景
舞
台
，
並
以
一
對
因

被
父
母
反
對
成
親
而
出
走
至
東
京
的
戀
人
蔦
枝
及
義
治
為
主

角
，
刻
劃
他
們
寄
棲
於
風
月
區
小
酒
館
及
麵
店
的
求
生
故
事
。

川
島
憶
述
於
拍
攝
期
間
，
在
當
地
新
舊
兩
幫
黑
社
會
勢
力
之
間

周
旋
，
而
警
方
全
無
援
手
，
令
他
充
分
感
受
到
電
影
人
正
是
現

代
﹁
遊
俠
﹂
的
化
身—

—

戲
如
人
生
，
川
島
雄
三
的
電
影
生
涯

和
事
業
，
也
正
好
體
現
出
﹁
遊
俠
﹂
的
精
神
。

川島雄三的人生亂調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近幾天，無意間發現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
在某些網站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尤其深受

年輕觀眾的歡迎。恰好看過這個小品的錄播，我
不免有些吃驚：這個小品流露出明顯的歧視意
識，竟然大受歡迎，是統計有誤，還是某些觀眾
的精神狀態和價值觀出了問題？
小品中的郝建應哥們鄧小亮之約扮演穿越者，

卻因為自己 「又找了個給人搓澡的工作」備受奚
落。他本來擔負重要使命，但進入歧視性的規定
情境以後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掩飾自己的卑微身
份：搓澡工。他掩飾，女主人試圖揭穿他，於
是，所謂的「包袱」誕生了：
沈騰：我是搓、泥、灰，把灰聚一堆，我是搞

人體表皮研究的。
黃楊：哎呦，搞醫學的。
沈騰：人體表皮污垢學！
黃楊：哎呦，媽白給你聽那麼多胎教音樂了。
沈騰：沒白聽啊，我每次給人除完污垢都給他

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下手牌！內個，首
牌，我在樂隊裡是首席，頭牌。
黃楊：哎呀媽呀嚇我一跳，我還以為他是搓澡

的哪。
顯然，在劇中人看來，做搓澡工沒有出息，見

不得人，不能成為未來孩子的原型。身為搓澡工
的郝建不僅在現場被奚落，而且暗地裡被其鐵哥
們說成不堪之徒，淪落為沒有出息的象徵。顯
然，他的名字「郝建」也是「好賤」的諧音。意
味深長的是，「好賤」既是別人對自己的定位，
也是他的自我評價：「哎！別管我叫郝建啊，你

要麼就管我叫小郝，要麼管我叫大建，就別連
叫，郝建郝建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事實上，他
被迫扮演所謂的穿越者，不完全是為了友誼，更
是由於害怕後者將其真實身份洩露出去，害怕自
己的妻子知道他處於「好賤」的狀態。他極力迴
避自己的真實身份，說明這種歧視語境已經給他
造成了巨大壓力。從表面上，他總是笑，但這笑
不是歡樂的象徵，而是失敗者的自嘲，是對自己
卑賤品格的默認，是對強大社會壓力的順應。
然而，搓澡工靠勞動吃飯，何卑賤之有？他們

或許收入不高，但仍然是享有名譽權、有自尊
心、渴望平等的公民。歧視他們已經侵犯了公民
的普遍權利和尊嚴。只要歧視的邏輯在，所有人
都會成為歧視的對象，為歧視話語所傷害——任
何歧視都直接意味 被歧視者的痛苦。正是由於
有了這種歧視語境，「李剛」們才會如此囂張，
無數底層個體才被嘲笑、侮辱、踐踏，倚強凌弱
的悲喜劇才不斷上演。在歧視者漫不經心地嘲笑
底層時，他們已經埋下了後者痛苦的種子，甚至
完成了一次精神謀殺。跟他們一起笑的觀眾則有
意或無意地做了他們的同謀（或許，「幫兇」這
個詞更恰當），有意或無意地往後者的傷口上撒
鹽。從這個角度看，卑賤的不是被歧視者，而是
歧視者本身——這些過時的「權力控」是等級制
的信徒，胸膛裡跳動 一顆膜拜權貴的心；他們
此刻歧視卑微者，彼時就會向有錢有勢者下跪。
這個明顯流露出歧視意味的小品，卻被部分觀

眾譽為最受歡迎的語言類作品，引得無數人「開
懷大笑」，無疑耐人尋味。據說，它之所以受歡

迎，是因為洋溢 青春氣息、時代感強、預示80
後開始代替本山大叔等老面孔。然而，《今天的
幸福》主創人員標榜自己的年輕氣息，可小品的
靈魂卻老邁不堪，所演繹的不過是等級制的陳舊
邏輯：一個人只要在某些方面（如職業、性別、
地域、經濟處境）低於平均水準，就會淪落為被
嘲笑、歧視、捉弄的對象。除了郝建以外，劇中
的丈夫也承受 類似的命運：
黃楊：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誇別人老公！

都說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
真有才華，誇我呢，你老公真高！
艾倫：對 呢呀。
黃楊：你把圍裙給我摘了，哪有大老爺們成天

圍 鍋台轉的啊。
艾倫：圍一個有點短。
黃楊：你收拾東西回娘家吧。
大概是由於沒本事，他在妻子眼中只剩下

個子高一個優點了。由於喜歡「圍 鍋台
轉」，妻子就譏諷地勸他「回娘家」，暗示他
辜負了自己的性別。這表面上僅僅譏諷了沒
出息的丈夫，實際上歧視的卻是包括女性在
內的所有弱勢群體。在譏諷弱勢群體的同
時，小品中的三位主人公對富人、大企業
家、音樂家卻充滿羨慕嫉妒恨。鄧小亮妻子
之所以患了「產前綜合症」，正是因為有了
這樣的情緒。雖然劇終前妻子似乎有所醒
悟，但下面的台詞說明她的醒悟不過是自我
安慰：「其實幸福很簡單，別老想 自己沒
啥，要老想想自己有啥。」沒有對等級觀念

和歧視意識批判的反思，只有于丹式的自我安
慰，這樣的結局無疑算不上光明。面對這樣的劇
情，我恍惚間感到自己「穿越」到了舊時代。事
實上，類似的歧視話語早就存在，並不時出現在
春晚節目中（如趙本山的某些小品）。如果說老一
代藝術家下意識地流露出歧視觀念，是由於時代
局限所致，可以理解和原諒，那麼，80後演藝人
員依舊延續這個欠缺就不能不讓我們感到遺憾，
不能不讓我們質疑他們是否真的擁有「青春氣
息」。
中國的經濟在迅速發展，但體制變革和觀念更

新卻沒有跟上。隨 「大國崛起論」的升溫，部
分人開始美化「國粹」，一些陳舊的意識形態也藉
「傳統」的名義復活，曾受到廣泛批評的歧視

觀念也趁機還魂。《今天的幸福》就反映了這個
值得警惕的趨勢，它客觀上暴露出我們這個時代
的病症。但願，此類作品會推動人們進行必要的
反思：在歧視觀念尚未被根除之前，我們真的能
過上幸福生活嗎？（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歧視底層的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

■工作不分貴賤，只要靠勞動養活自己，就值得尊

重。 資料圖片


